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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教育中图像的表征与隐喻

方 　 红 　 吕昊鑫 　 王 　 帅

[摘 　 要] 　 在信息技术时代,图像及其内蕴的认知逻辑成为知识教育的本体性要素。 图像不

仅关涉一般意义上的“见” “视”与“知”之间的浅层联系,而且关涉复杂隐喻与“知”之间的多重意

义。 视觉与图像的各式信息化融合,在显性层面为个体提供更为丰富的认知现实世界、获得求知

通路、澄明知识标识、重塑求知伦理的可能,在隐性层面向个体揭示知识与意义之间的内在关联。
图像隐喻的内核性、多义性和动态性要求具体的知识教育实践不仅关照价值导引、认知交互和知

识型塑,而且观照视觉符号生产者的意图,视觉共融中主体性生成,潜隐于知识传递的权力规训和

失真后悖离个体原初性认知等情形。 对于求知个体而言,则需要保持“眼界”的澄明,从识读、审

美、思辨与应用等多重维度提升对图像表征与隐喻的理解能力,摆脱诸多图像分析窠臼所导致的

局限,形成完备的求知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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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教育信息化进程,以图像为本体的

视觉景观成为个体求知的基础之维。 “ 从本

质上看,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

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 ,“ 世界图

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

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而不如说,根本上世

界成为图像。” [ 1] 91 在知识教育中,无论是虚

拟场域还是现实世界,越来越多的语言文字

叙事被转化为图像叙事,个体求知图像化日

益流行。 图像的认知效用已不再局限于对语

言文字的辅助,也不仅仅被作为插图,而是有

其相对独立的自觉性设计、构想和目的,有其

自成体系的历史传承、价值理念和认知逻辑。
个体的混合式求知样态融合于语图混融的历

史与背景,依赖于语图交织中的生产过程与

生产主体,以及语图相互附和而形成的叙事

性。 与个体求得的单一的语言文字知识或图

像知识相较,这种求知样态具有更多的 “ 揭

示”可能与意义向度。 图像早已不是为填补

版面而存在的存在。 “ 读屏” “ 读图” 成为个

体求知常态。 因此,知识教育亟须从信息技

术背景下的图像表征和图像隐喻入手,关照

图像文化的深层认知根源,直面图像对个体

求知方式的影响,对个体知识观嬗变的促进,
对知识教育新视野的导引。

一、知识教育中图像的表征及其效用

所谓图像,即由图而构成的现象、世象或

视象,“是形象加上它的支撑物” 。 在前文字

史时代,图像是基础性表意模式。 “ 以图索

像”在相当长时期内是远古个体的基础性求

知范式。[ 2] 85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它几乎涵盖

了所有视觉材料,其外延包括外在于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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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以视觉对象形式存在的形象,具体涉及

图片、图示、图形等静态表征形式与戏剧、卡
通、网游等动态表征的 “ 图像流” ( Stream

 

of
 

Pictures) 。 支撑图像生产的信息技术的兴

起,为个体提供了一个以时空压缩为基本特

质的求知场域。 “人们用以了解生活、研究世

界的方式己经转向,正试图建立一种视界政

体,即一套以视觉性为标准的认知制度甚至

价值秩序。” [ 3] 8 数字化、AI 技术趋于普及,意
义在虚拟空间无限播撒,知识传递速度不断

加快,个体的符号视野不断拓展,传统求知理

念的批判空间不断扩张。 图像 “ 充满” 了知

识,甚至触及了本体的范畴。 当个体“ 看懂”
时,其认知已不仅局限于所看见的图像感性

表征,而开始触及超越所感形象的图像隐喻

层面。
(一)图像的表征与现实世界呈现

在知识教育中,图像一般以瞬间形象或

图像流的形式,通过光、影、形、点、面、色的整

合,传达对事物或事件的认知。 图像之所以

被视为事物的模本,正是因为图像表征与事

物之间存在相似性。 诸多图像的表征目的或

表征过程就是要逼真地再现“ 实在” 的具体

样态。 一般认为,能指关涉图像的表征,它是

图像所指向的现实客观对象或现象 [ 4] 100 ,它

让图像可见、可知,通常涉及图像的实体性,
是图像的首要问题。 所有图像的表征构成现

实世界的物象的汇编,“表征与其所表征的世

界事态的关系,是人类在认知上可直接通达

的类质同象 ( Isomorphism) 关系。[ 5] ” 尽管图

像的表征不能代替现实世界,但却可以最大

限度地接近现实世界。 传统的图像表征遵循

的是实体在先原则,先有现实实体,再有关于

实体的表征。 信息技术时代盛行的虚拟性表

征则时常颠覆这一原则,其实质是复制性、反
映式表征的泛化状态。 通过图像创造的拟态

性表征环境,似乎个体真的穿越了千山万水,
体验了异域风情。 对无生命现象进行生命化

表征,对非人类形象进行拟人化表征,不仅使

得复制的范围扩大,而且复制的呈现过程更

为复杂。 对于个体而言,图像的表征是图像

认知价值的基础。 个体观看图像时,图像的

诸多表征最先映入个体视野。 从认识论角度

看,图像表征的突出优势在于知识可视化与

鲜明的非语义性,这些属性有助于个体直接

基于表征引出知识与信息。 在信息技术的赋

能效应下,视频、动图等动态图像承载的信息

越来越丰富,不仅能更直观地表征大步骤,还
能更细微地表征小细节。 个体对图像表征内

容的验证,往往基于个体在现实世界“ 所见”
与图像表征之间的契合性,频频契合则往往

产生共鸣。
(二)图像的表征与个体求知拓展

图像世界的急遽扩张将图像表征推向了

个体求知的中心。 “ 世界先是被视像化为照

片,然后是电影,而不再是形式刻板的图像

了。 摄影价廉实用,它实现了视觉图像的民

主化,并创造了与过去时空的一种新的关

系。” [ 6] 81 在知识教育中,求知个体面对的图

像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多媒体的应

用,移动互联终端的普及,无线技术的泛在,
自拍、直播、视频、广告的流行,都让求知个体

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图像。 图像的使用规模与

使用频度超越了任何其他历史时期,在个体

求知活动中的从属属性也在发生改变。 读图

的盛行改变了个体求知的生态条件,语言文

字不再是唯一的知识教育主导样式。 与数字

化、信息化的图像相较,语言文字时常显得迂

回曲折,传播过程也费时费力。 图像日益被

视为后语言文字时代个体求知的重要向度,
涵盖了视觉、智性、制度与知识、教学之间的

复杂纠缠。 丰富多元的图像为个体求知活动

中的概括、综合、加工提供了充裕的表象资

源,提升了个体的求知兴味。 非但如此,图像

的表征还能突破“ 此在” 的局限,将空间性隔

离与时间性跨度重新联结在一起。 此时,诸
多形象化要素成为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
被个体用以记录和纪念那些以往失去的东

52



西,同时为个体提供展望未来的基础和力量。
(三)图像的表征与知识标识相融

图像不仅从不同视角记录知识、见证知

识、阐明知识,直观地展示知识,而且它们自

身就是特定的知识存在样态,是知识世界的

必要构成,它们也有专属的认识论体系。 作

为图像认知的基础,图像直接向个体供给关

于表征对象的诸多信息,让无法接触现实实

体的个体获得关于现实实体的特定层次、特
定维度的信息。 在供给过程中,图像的效用

体现在最大限度地引起个体对表征对象的指

向和集中,引导个体关注图像表征的具体要

素与细节,以向个体明示或暗示图像内容所

表达的主旨。 图像表征由此成为个体进行知

识发掘、知识交流、知识创新、知识存储、知识

比较和知识论证的重要手段。 图像表征不仅

通过特定框架内的排列秩序、组合形式和呈

现方式表现出对视觉制度和价值秩序的严肃

认知,还通过平面序列与纵深想象之间的关

系,散点认知与聚合思维之间的关系,形意法

则与动机意图之间的关系,对不同类型知识

的价值序列进行标识。 图像“ 既可以发挥边

缘作用,做插图;也可以发挥核心作用,做概

括的形象。 它还可成为囊括了整体知识的

‘超图像’ ,一种知识理论” 。[ 7] 49 在知识教育

中,图像 再 也 不 是 个 体 求 知 场 域 中 的 “ 他

者” ,图像的表征范畴愈加普泛,从个体求知

一隅逐渐走向个体求知中心。

二、知识教育中图像的表征技术检视

在传统知识教育的图像表征中,表征的

对象为个体借助肉眼而感知的杂多世界,表
征呈“ 浮现” 样态,是一种朴实性表征,其本

身并不具有深刻性。 鉴于模拟技术的有限性

和肉眼经验的非全息性,图像对纷繁奇曲的

现实世界的表征注定只是模糊的,只能达到

高度“神似”而不能实现完美“形似” 。 例如,
由于欠缺精确绘制技术,古人对图腾的表征

多是对现实事物的仿拟。 作为图像表征的

“像” ,能做到大致适宜、相差不多已算不错,
“像”不可能百分之百达致“物” 的样态,也不

可能百分之百将“ 物” 指代清楚。 与之相对,
信息技术的兴起,为个体提供了一个以时空

压缩为基本特质的求知场域。 罗兰·巴特就

曾指出:“ 过去,图像阐释文本( 使其变得更

明晰) 。 今天,文本则充斥着图像,因而承载

着一种文化、道德和想象的重负。 过去是从

文本到图像的涵义递减,今天是从文本到图

像的涵义递增。” [ 8] 204- 205

(一)图像表征与知识样态的交融

语言文字文本中经典的虚写与电脑屏幕

中细腻的细节化图像交相融合,个体面对语

言文字文本,不再仅仅只是凭空想象和体会,
而是能较好地实现身临其境、触景生情乃至

感同身受。 在线散文、在线诗歌并非简单的

散文、诗歌文本的屏幕再现,也非单纯的散

文、诗歌的电子图解,而是在图像流中更好地

体味、鉴赏散文或诗歌,借助屏幕图像转换知

识呈现形式,运用屏幕图像的多重表征手段

重新进行知识创作,进而赋予散文或诗歌新

的认知特质与审美价值。 在屏幕图像的辅助

下,散文、诗歌的美学意境和独特风格更显鲜

明。 在具体实践中,《 背影》 《 荷塘月色》 《 我

与地坛》等经典名作在被改编为线上散文后,
都焕发出新的活力。 非但如此, VR ( Virtual

 

Reality)和 AR( Augmented
 

Reality) 还致力于

将精确表征推向极致。 在静态精确表征的同

时,VR、AR 还可以对知识样态进行动态精确

表征。 在局部精确表征的同时,VR、AR 还试

图向整体现实世界表征进化。 一些图像流表

征经常需要借助真人身体或真实场景,身体

行为越多,场景越丰富,表征就越复杂。 在知

识教育过程中,知识教授者首先尝试一种图

像表征方式,如果个体未能很好地理解,则可

以即时切换另一种图像表征方式,直到个体

“习得” 为止。 除考虑求知个体的身心发展

特点之外,这类图像表征还能更好地顾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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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学科性。 不同学科知识的概念图显然有

别,基于学科知识展开的关于知识动态演变

的图谱也能够更好地突出学科特色。
(二)图像表征与知识理路的拓展

教育信息技术为图像表征带来诸多便

利,让表征过程变得更易于实施。 只要 “ 像

素”足够,表征几乎可以满足任何具体精度和

特定细节方面的需求。 为迎合个体的舒适感

受与审美体验,细节微改、颜色浓淡可以轻易

实现。 Flash 动画以及数码影视类动态图像

流在表征过程中还时常辅以声音和文字以烘

托氛围。 即便表征的是相对闭合的知识点,
动图的循环播放特性也能够强化个体的认知

印象,向个体反复标识演化节点、成长过程、
发展周期抑或变化节奏等规律性特征。 随着

检索工具、技术分析、标识手段、智能水平的

提升,读文与读图交织还将衍生出更为多彩

的感知体系与经验结构形态,由此导致的求

知意义延伸势必引发更为深邃的思考。 数据

计算意识、媒体意识、智能组织意识与求知意

义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合理利用数字化图

像的模拟性特质延伸感知与经验视野,促成

独特的知识理解成为现实;即兴发挥、知识轶

事、个体私密认知日益获得尊重;博物志式的

知识教育也将成为可能。 在知识教育中,看
图、读文、论事、辨理、释疑、体悟、获知依序展

开,“图-文-事-理”的求知理路受到推崇,个
体综合感知能力与思维衔接能力的养成日益

受到重视。 即便在虚拟空间,参与求知的也

是真实(不虚伪) 、可视(不遮蔽) 的个体。 传

统个体求知过程中轨范律令与私人欲念的紧

张对峙可能化解。
(三)图像表征与知识伦理的重塑

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制图成本越来越

低,图像之间的杂交、繁衍变得更为便利,图
像的表征因此更加趋于复杂化。 从再现到复

制,再到虚拟, 图像表征技术不断被革新。
“光学现实与图像间的联系已经断裂。” [ 9] 99

图像不仅用来表征现实世界,还被用来表征

虚拟世界。 “模仿的文化乃是接近现实的文

化,复制的文化与现实拉开了距离,而虚拟的

文化则与现实的关系断裂了。 换言之,符号

不再作为实在世界的再现和表征,其指涉物

与实在世界无关或相距甚远。” [ 10] 由于虚拟

表征技术的扩张,表象并不一定就是真相,反
而可能是一种视觉欺骗。 在发达的图像处理

技术面前,图像的表征也可能只是一种虚假

表象。 即便不是“假象” ,表征过程中也可能

刻意对事实进行了渲染或虚化处理。 尤为值

得注意的是,当图像存在否定个体生命尊严

的问题时,任何知识性诉求都是反伦理的。
在关乎灾难、灾害、恐怖、人性、人权、隐私等

知识教育论域时,图像表征必须遵循严格的

伦理底线,不应将这些领域中的不幸作为招

揽个体观看的“ 视觉奇观” 予以呈现。 对于

那些“带血的题材” ,在知识教育中也不应轻

易触碰,更不应顽固坚持“ 真实” 原则而毫无

修饰地进行表征。

三、知识教育中图像的隐喻及其实质

在表征之外,图像形塑信仰、稳固权力、
传递美感、记录事实等方面的效用,无不通过

隐喻达成。 在图像的能指背后,往往是极为

复杂的“ 所指链” ,它因知识教育的时空观、
价值观、意识形态、审美差异和记录习惯的不

同而左右摇摆、上下浮动。 在知识教育中,如
同语言文字都有“ 言外之意” 一样,多数图像

都有“图外之意” 。 由图像形式所表达的直

观事实或情感呈现,即图像的自然能指。 图

像所揭示的认知惯例、地域习俗、文化传统,
即图像的程式意指。 图像所反映的作者个

性、时代精神、知识哲学等,即图像的内在所

指。 显然,图像隐喻更多地关涉图像的程式

意指与内在所指。 毕竟,无论是面对传统图

像还是面对信息化图像,个体观看的目的都

在于揭示创作者有意蕴含于图像之中的编码

信息。 这类揭示关照的是求知个体到底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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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看懂”了什么。
(一)图像隐喻的内核与个体价值导引

无论是神符图像、写实图像还是照片、
数码图像,都不能单纯表征自身,而必然渗

入了社会、 文化与制作者的意义认知。 图

像隐喻是比图像的表征更复杂的维度, 它

通常以内隐性逻辑盘根于图像表征之中。
任何隐喻都不直接指明现实, 而是对现实

的形象化与隐晦性表述,二者遵循“ 能指·
所指” 关系或相似性关系。 图像表征的效

用在于对求知个体进 行 视 觉 说 服 ( Visual
 

Persuasion) ,图像隐喻的效用则在于对求知

个体进行价值诱导。 图像的表征是 “ 视觉

外壳” ,诸多深层意义、私密关系、关键立场

都隐藏于这层视觉外壳之内, 图像隐喻因

此被视为图像认知的内核。 图像表征的理

想状态是,用最少的能指揭示最多的隐喻。
不服务于图像隐喻的图像表征, 通常被视

为冗余。 诚如肯尼斯 · 博克 ( K. Burke) 所

言:“意识形态不能光从对经济的考察中推

出。 它还来自人作为 ‘ 运用象 征 的 动 物 ’
( Symbol-using

 

Animal)这一本性。” [ 11] 156 图像

世界之所以纷繁复杂,之所以形成多种类型

的图像文化,都是因为以图像的事实内涵为

中心,广泛散布着事实外延———关于图像的

逸闻、轶事与相关产品———它们又成为图像

观念性编码的基础,影响了图像的意象层面

(如图 1) 。 “乌云翻滚可以用来隐喻事态变

化”这一事实说明,“ 我们不只看一个东西,
我们总是在看东西和我们的关系。” [ 12] 47 隐

喻让图像的表征、现实指涉物与求知个体之

间的关系变得含蓄、委婉。 任何图像隐喻实

质上都是一种价值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求
知个体对图像隐喻进行解读、判断、取舍,个
体接受图像隐喻的过程往往成为说服自我的

过程。
(二)图像隐喻的多义性与个体认知交互

从视觉的角度来看,个体对图像的认知

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1) 视觉表象。 以感

图 1　 图像从表征到隐喻的编码层级

官为主导,从图像中获得感性认知;( 2) 视觉

认知。 对表象进行组织、解释、规范和重构,
关涉个体既有经验和新经验的转换与整合;
( 3) 视觉隐喻。 在知识教育中,对寓意进行

阐释,对指代进行揭示,挖掘图像中寄托的想

象、智慧和情感,关照图像所处的历史文化情

境,其实质是个体对图像的内在心智操作过

程。 从接受的角度看,个体的认知预期与图

像隐喻的多义性形成复杂交互。 有时候,个
体可能沉浸于图像隐喻,接纳那些隐喻并转

变自身认知期待。 有时候,个体的识图过程

成为将自身图式投射于图像,试图发现自身

所期待的隐喻的过程。
“视觉除了为理智活动的高层结构提供

比喻外,常被当作各种知觉的范式,并因此作

为其他感觉的尺度。” [ 13] 图像作为视觉文化

的核心,诸多古今中外的名人名家都曾指出

认知始于形象。 他们关于图像认知的共识

是,个体一方面根据自身既有认知逻辑观看

图像所呈现的表征内容,另一方面又将其移

置到自己的头脑之中,将其转化为对特定现

实世界的认知。 图像与个体认知之间因此构

成相互指涉、双向循环的逻辑关联。 图像通

过形式结构、内容风格、表意能力,对个体的

求知思维、求知方式、求知惯习、智性审美产

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一些经典图像的传承

历史悠久,其隐喻在个体内心被重复、并置或

交叠,成为多数个体的共同集体记忆。 与此

同时,面对这类图像,个体又不断地“ 质问”
和“释出”图像隐喻,并在这一过程中生发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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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意识或崇敬情感,进而以不同认知形式延

伸了图像的意义。
(三)图像隐喻中个体求知的确定性与不

确定性

在知识教育中,图像隐喻往往内蕴诸多

认知惯例、地域习俗、文化传统、作者个性、时
代精神、知识哲学等。 经典的图像隐喻是长

期知识积淀的结果,早已为受众熟知并认可,
无形中增进了个体对图像的认同感,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个体的认知逻辑。 诸多类似的

“标准化”隐喻的聚合,营造出特定的认知风

格与知识语境。 图像的隐喻可能简单,也可

能复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内敛,默会性地表

达着对知识的理念和态度。 在知识教育中,
就图像隐喻而言,每幅( 帧) 图像都意味着某

种知识叙事或某个知识观点。 图像外在表征

一般可以直接 “ 看出” ,关照的是视知觉层

面;图像隐喻则是图像“ 形而上” 的追求或本

质性存在形式,关照的是潜在意义层面。
在信息技术时代,诸多科幻、网游类型的

图像,与其对照的物理对应物之间的关联极

为模糊,甚至不存在确切的对应物。 这类图

像的隐喻是动态的、不确定的,其表征也不断

变换,甚至在个体还未对其展开深度认知之

前,就又呈现出新的表征样态,转向了新的隐

喻。 隐喻在解构与重构中不断转换、跃迁、耗
散,使个体目不暇接,个体几乎不可能在其中

感到枯燥无聊。 基于复杂的解构与重构,图
像隐喻的效用往往在于对求知个体的认知取

向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通过图像隐喻,个
体的求知活动受到潜在规制。 一方面,图像

总在试图增加观看者的规模,使之面向更多

求知个体。 另一方面,图像试图“ 抓住” 单一

观看者,使之被图像的感染力所吸引,最好沉

浸其中。 以特定隐喻为核心的视觉场域,往
往通过隐喻的传递和浸染来博取构建知识结

构的权力,进而利用这种结构与权力对求知

个体施加影响,选准时机改变他们的求知样

态和认知取向。

四、知识教育中图像隐喻的多维揭示

在知识教育中,视觉形象满足与逻辑推

理养成、图像隐喻揭示与图像意志践行相融

相生。 作为知识媒介的图像与作为知识本身

的图像时常高度融合,为个体求知提供新的

可能。 知识教育过程成为图像隐喻与个体

内在意向性相契合的过程。 尽管一些图像

意义贫瘠,不过是一个或数个表征的简单

聚拢,其隐喻即便有也较为浅显,但多数情

况下,面对图像,如果仅仅依据其形式予以

阐释,就难免会流于肤浅, 甚至令人费解。
由于图像并非事物或实体本身, 识图的特

殊性就在于“ 进入” 图像所谈论的事物来谈

论事物的所指。 基于 “ 物象” 关照 “ 心像” ,
用表象“ 在场” 正确体察本质的 “ 不在场” 。
从这个角度看,图像隐喻的揭示实质是图

像的存在论阐明。
(一)渗透视觉符号生产者的意图

当图像试图有所指时,林林总总的表征

不过是借喻性符号。 图像隐喻是其生产者知

识、情感因素的投射与暗示;表征之下,往往

蕴含图像生产者的主观态度,暗含某种本质

性诉求。 出于隐喻的需要,图像时常被刻意

“摆置” 。 图像中不同内容要素的位置往往

内蕴对该要素的取向与评价。 涂、泼、扫、勾、
堆、填、压、挤、滴等具体作图笔法表达出的质

感与形象张力,色彩运用所透露出的情绪表

达,图像要素比例结构的控制所体现出的细

微差别与分寸感,以及图像的空间布局、方位

构思、距离远近、大小对比、明暗选择 ( 光线

控制) 、透视角度等外显性表征要素,都可能

内蕴着生产者特定的寓意。 与图像表征相

较,图像隐喻是对图像表意的想象性延伸,它
让图像的表意不那么“ 露骨” ,使图像得以表

达超越其表征的属性与意义,因此对求知个

体思想与行为的影响更为有力。 除熟知图像

生产者的认知法则与审美理念之外,揭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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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隐喻还需要通过上述要素辨明图像生产者

的意图,及时发觉图像的欲取与动机,弄清图

像针对的对象是谁以及图像适用于何种具体

情境。
(二)关涉视觉共融的主体性生成

在生产者对图像隐喻进行设定之外,求

知个体也在对图像隐喻进行属己性阐释。 与

图像表征不同,如果没有个体的观看与阐释,
图像隐喻通常是不在场的。 个体在观看图像

时,图像的生产主体通常是“ 缺席” 的,这为

个体留下了宽广的阐释空间。 观看者的前理

解介入图像意义生成过程。 前理解、既有经

验与以往的知识等共同决定了求知个体的观

看方式与“ 所见” 内容。 当个体试图对图像

进行解读时,会倾注自己原本具有的生活认

知、美学认知、族群认知抑或地域认知等,通
过交感、类比等方式,将自身的精加工策略或

分析范式投射于图像,审视图像设置的形象

与情节,最终理解图像、获得意义。 因此,图
像认知不仅包含图像生产、制作者预设于图

像中的认知,还包含个体读图时赋予图像的

认知。 前者是图像“ 发出” 的认知逻辑,后者

是图像“接收”的认知逻辑。 有时候,图像流

中被刻意制造的隐喻在表达既定取向的同

时,还时常被观看者做出额外解释,导致隐喻

的开放性和扩张力“ 溢出” 既定范畴,超越原

本所设想的知识限度,衍生出超越图像本意

的知识价值和文化意义。 尤其在面对经典影

视剧作品时,相关、类似的图像隐喻不断积

累,逐渐构成一个规模宏大、意义复杂的视觉

场域。 关于某些经典图像的隐喻甚至可以流

传有序,隐喻的细微嬗变过程由此成为知识

的历史演变轨迹。
(三)潜隐知识传递的权力规训

图像运用调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距离,
使知识运作机制更隐蔽,认知取向更易于被

接受。 在意义表达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图像

边框切割或取舍图像前景呈现的形象,引导

观者“ 向后” 聚焦图像的伸展意义和场域隐

喻,进而实现对个体认知的形塑。 由于求知

个体视知觉的自然性或经验的欠缺,图像隐

喻有时会被用于欺蒙视觉器官。 有时候,个
体对图像的高度逼真性体验,实质不过是个

体对拟像的逼真感觉。 如果图像对现实的隐

喻是一厢情愿的自我建构或带有特定权力动

机,这种逼真感觉就可能是一种错觉。 “ 它给

予知识的幻相而实际上并不给予任何知

识” [ 14] 223 。 它时常先入为主地取代求知者,
不知不觉中完成图像意义的灌输。 此外,受
市场思维熏染,不少“ 产品” 热衷用图像扩大

知名度,不断为图像所隐喻的消费主义、享乐

主义、游戏思维等认知取向灌注高品位、奢

华、高端、舒适等涵义。 个体的认知过程貌似

舒适惬意,实质却是认知取向被规训,求知潜

能被限制。 借助图像隐喻,将真实意图与个

体普遍接受的知识理念相关联,这已不是一

般性的信息技术论域,其中往往内蕴复杂的

人性取向或难以觉察的获益动机。
(四)失真后悖离个体原初真知

图像隐喻的危险还在于隐喻意义的流

失。 有时候,由于所指的漂移性,意义的流失

具体表现为“失真” ,这种失真构成对图像正

向隐喻的根本性解构,隐喻反而成为滋生享

受思维和消费主义的温床。 有时候,由于暗

示、仿拟、引用以及图像母题的模糊性,个体

对图像隐喻难免存在认知偏见。 由于图像的

泛滥与认知差异,真实的现实反而可能被遮

蔽。 外在的形象性设计与内在的象征性隐喻

可能异化为唤起不当欲望乃至表达扭曲性诉

求的过程。 有时候,鉴于图像背后巨大的权

力或资本力量,普遍性的图像隐喻还会被压

缩、变更、转换,以特殊名义被借用,用以表达

权力或资本所抱持的立场。 从知识教育的视

角来 看, 无 论 如 何 阐 释 图 像, “ 真 ” ( 而 非

“美” )都应成为隐喻的根本性指向与诉求。
一些图像尽管具有强劲的视觉冲击力,但由

于视觉权力的左右,图像隐喻所蕴含的不一

定就是个体真正需要的知识。 一旦个体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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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判断与选择受到图像隐喻的不良诱导,
“真正需要”与意义建构之间就会相互悖离。
个体表现出的求知需要可能并非其真实需

要。 廓清图像、图像隐喻与个体需要之间的

内在关联因此成为必需。

五、指向视觉素养的个体求知智性

指向视觉素养的个体求知智性,指个体

在求知过程中致力于提升解读、辨别、鉴赏以

及应用图像的理性与能力。 信息技术时代个

体求知时间、精力、资源的有限性突显出求知

智性的重要性,它决定了个体从图像中读出

的信息含量与意义水平。 由于图像世界的扩

张,通过观看发掘真相正变得愈加艰难。 在

市场宣传和热衷时髦知识教育中,能图则图,
过度粉饰,图像日益显示出膨胀性与浮夸性。
图像堆砌与图像拼贴盛行,所内蕴的图像隐

喻却并未深入人心。 面对超量的静态图像与

宏大的视频图像流,个体细细品味、静心鉴赏

的求知情趣衰减。 在拓展想象空间的同时,
图像的过度呈现还可能压缩个体的想象空

间,让个体求知失去玩味品质和回旋余地。
个体弱化的智性时常支配个体的知觉,从而

歪曲所观看的物像,加之商品社会图像生产

趋利性等复杂因素的熏染,为追求图像之真,
进行视觉启蒙变得尤为必要。

(一)图像识读层面的个体求知智性

图像识读是个体求知的重要目标。 如果

没有相应的识读能力,就无从挖掘图像的深

层意义。 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在

辞源考古时发现,“ 观念” 一词,从语义学脉

络来 看, 是 “ 看 ” 和 “ 知 ” 相 关 联 而 形 成

的 [ 15] 12 。 在中国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 美

术课程标准” 中,“ 图像识读” 位列五大核心

素养之首。 “ 看” 并不仅仅关涉“ 看” 的行为

与“看” 的对象之间的关系。 知识既是个体

“看” ( 观察、审视) 的活动的产物,又是限制

个体进一步“看” 的因素。 也许正因为如此,

约翰·伯格( John
 

Berger) 将图像观看比喻为

“发明意义的游戏” ,认为观看“ 从不单单注

视一件东西:我们总是在审度物我之间的关

系” [ 16] 2 。 图像、图像技术以及观看者,共同

营造出一次次知识事件。 知识必须能被“ 看

见” ,才能在“物-我”关涉中拥有位置。
对于求知个体而言,除非特殊情形,否则

图像求知智性的养成并不需要具有专业级的

图像研究水平。 揭开某些经典图像的“ 历史

谜团” 或“ 隐喻迷雾” ,并不是图像求知智性

养成的必然维度,求知个体所应做的,往往在

于了解它们的存在。 一方面,在试图从图像

中获得精神食粮与力量支撑之前,个体有必

要首先认清“形象是什么” ,熟悉一些关于图

像的纯粹形式上的事实。 个体需保持对图像

的“凝视” ,对构图、画线、着色有必要的了解

和辨别,理解不同图像类型的具体认知逻辑。
在知识教育中,试图从图像制作、图像传递与

图像受众的角度审视图像,揣摩图像的制作

意图与传递动机;顾及图像表征、隐喻与个体

求知期待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关照图像隐喻

产生的具体语境;突破知识壁垒,视图像为开

放性知识来源,反复研判通过图像所接受的

知识与信息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在知识教

育中,注重“视觉-空间” 智能的培养,注重从

多维度、多路径观照视觉空间中的理性逻辑,
熟悉图像的空间化秩序表征,揭示图像的深

层表意机制。 对视觉快感保持节制,避免过

度情绪介入为主的图像观看方式;在进行思

考或作出判断时,意识应当清醒,避免弥散

性、碎片化与过度娱乐化;追求有深度的阐

释,避免“ 短视” 、感性化、平面化与单一性。
在熟悉、揭示与揣度的基础上挖掘图像的涵

义,展开个体间关于图像认知、图像价值、图
像隐喻等方面的讨论。 构建共同的图像认知

逻辑以便凝练共识,顺应相异的图像认知逻

辑以便达成共识。
(二)图像审美层面的个体求知智性

信息技术为求知个体提供了更多图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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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机遇。 一般认为,图像审美即通过图像感

受美,激发审美体验,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并

养成对美的期待与向往。 然而,在去中心、多
元化观念主导下,个体不再追求语言文字知

识的系统性与整体性,他们对知识性、全面

性、精准度方面的要求下降,对趣味性要求愈

加苛刻。 网游、动漫、表情包等图像带给个体

的乐趣已然胜过苦读万卷书,娱乐取代思考

成为常态。 “ 鲜活灵动的文字变成了色彩斑

斓的图片、琅琅上口的儿歌与诗文变成了刺

激眼膜与耳鼓的视频与幻灯片、欢快童真的

游戏变成了网游与动漫、儿童变成了观众、阅
读变成了观看、审美变成了消费、陶冶变成了

刺激、赏析变成了猎奇。” [ 17] 客观而言,由于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图像审美的逻辑和标

准也在变迁。 然而, 图像的审美标准五花

八门,所有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审美趣味

都已无力应对读图时代的审美变换和成熟

的图像审美体系缺失。 在市场思维、 功利

主义与权力傲慢的裹挟下, 不可避免地出

现了盲目炒作、西方图像中心、观看主体价

值观不正、 刻意谋求 “ 御用 ” 等诸多问题。
由于审美泛化,还可能导致一系列道德认

知难题。
事实上,从图像的艺术价值和艺术品位

鉴别的视角层面,图像的审美价值一定源自

对图像所指对象的原初性需要。 “ 美的第一

条件是,根据理性法则和合理结构创造出来

的符合功能的作品” [ 18] 24 。 它要求个体具备

一定的审美批评能力,能够独立判断图像的

价值,基于公共利益与共通价值,正确区分图

像呈现出的善意的教导与恶意的扭曲。 从图

像的认识论和图像的伦理视角层面,知识教

育需要对图像进行类型比对,在比较、甄别中

构建自身知识立场,提防异化的审美权力对

审美趣味的干预;依据概念、命题、前理解与

既有经验形成复合型图像认知结构,筛除那

些形式异化、价值扭曲、低效无益的图像,构
建基于视觉精神健康的主动图像防御机制;

以伦常义理和责任感为依据,合理筛选图像,
实现认知自我净化。 从图像泛滥情境的视角

层面,个体须保持自律。 须知快感绝不等于

美感,快乐也不能取代知识。 非反思性的快

感往往导致反思钝化与创见缺席。 在图像浸

入过程中,关照图像的侵蚀,保持必要的价值

坚守与精神高度,拒斥低俗恶搞等庸俗化的

审美,警惕那些以满足虚荣为核心的视觉

设计。
(三)图像思维层面的个体求知智性

作为信息化时代的标志,图像正在悄然

重构知识教育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 读

图”成为知识教育必需,“ 识图” 成为个体亟

须养成的非刻意求知惯习,感性意识与理性

认知的混融不可避免。 个体求知智性的形成

过程应成为批判性图像思维的形成过程,完
全依赖、轻易接受图像传递的表意信息并不

明智。 养成批判性图像思维的用意不仅仅在

于对知识性、教育性较差而消费性、娱乐性较

强的图像保持警醒,还体现在拥有完整的意

义系统才能充分保护自身在识图过程中的自

主性。 作为一种智性思维形式,批判性图像

思维需要个体保持反思能力。
一方面,凸显识图时的批判意识。 在知

识教育中,求知个体作为观看者,既应学会共

情,也应自觉向图像提问,对图像的生产者进

行反诘;顾及图像所处的具体情境和文化背

景,望向图像深处,走向屏幕背后,对隐匿于

图像背后的,构成图像基础的代码进行考察、
验证,尽可能避免在“不知” “不觉” 中接纳图

像的表征与意义。 同时,参透一些视觉文化

的反文化本质,避免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
物主义对个体图像认知的“ 殖民” ;预防图像

膨胀,冷观图像过剩,看图时宁可抱以挑剔的

眼光;不诉诸消费和权力而作出鉴赏与评判,
敢于否定喧嚣的世道和名利的裹挟,敢于承

担拒绝被收编后的风险,敢于重新界定边缘

地带并重新阐释意义与价值。 另一方面,反
思内心存在的种种观看冲动。 个体在图像认

23



知过程中既应精益求精,又需对因图像而形

成的知觉定式保持反省,在冷静、超然与深度

浸入之间恰当取舍,避免在“ 全景敞视主义”
的规训下成为被图像所操控的认知傀儡;警
惕那些充满工具主义和霸权主义的“ 看” 与

“被看” ,尤其当自身“ 被冲击” 时;警惕图像

霸权,避免不自觉地成为“ 霸权合谋者” ,将

凝视视为一种认知博弈,对充满形塑意味的

表象进行质疑,努力发掘图像的另类视角、另
类话语。

(四)图像应用层面的个体求知智性

鉴于图像日益浸入个体的求知方式建

构、求知情感表达及求知角色形成等微观层

面,知识教育也需要适应读图时代的认知逻

辑,基于信息技术不断尝试创新性知识生产、
知识传递和知识接受模式。 由于图像的过度

应用,个体的自我认知空间被压缩,个体的求

知时空也可能被挟制。 个体长期被动观看,
易于沦为“ 视像囚徒” ,自主认知机制缺失,
对消极接受产生依赖,进而形成种种求知惰

性。 个体时常懒于绞尽脑汁,只愿转动眼球。
个体懒于艰深思索,惯于不自觉地借助图像,
习惯于被动浏览、轻松享受,服膺于图像专制

与图像霸权。 从提升个体图像求知智性的视

角看,个体的图像应用水平始终是重要论域

(如图 2) 。 随意性的图像拼贴顶多也只是知

识的堆砌,几乎所有通过简单图像符号就能

获得的知识,价值都较低。 在图像符号的简

单性应用基础上,个体还应对符号进行编码

以便更好地呈现知识内容。 在呈现编码性内

容的基础上,对内容进行整理与解读,进而挖

掘、反思图像的意义( 隐喻) 则属更高水平的

图像应用。

图 2　 个体求知中图像的理解与应用水平

具体而言,一方面,知识教育实践应谙熟

图像的内容、要素的取舍之法,准确、清晰地

表达图像表征的内容、要素;调动个体既有知

识储备进行联想与想象,能够确定图像的解

释边界并以之为据选择恰切的图像解读方

法,通过分析、综合、概括、推理等,揭示图像

的深层隐喻;当图像以不同媒介形式呈现时,
能对其呈现特点和内在规律进行准确把握。
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图像环境中引导个

体学会甄别、筛选图像,在甄别、筛选时方向

清晰,既顾及图像的意义性与审美性,也关照

图像的功利性与实用性;突显图像帮助理解、
答疑解惑、构建脉络、助力精加工等服务于个

体求知的属性。 另一方面,引导个体从观看

者转向积极、主动的意义建构者与实践者,进
行必要的图像创造活动,自主开发连贯、高品

质的图像识别模式。 在注重直观性的同时,
深刻、含蓄同样不可或缺。 需要注意的是,与
以往那些时代相较,信息技术时代图像的泛

用更容易导致视觉疲劳,这对求知个体自我

调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它要求个体慎重处

理图像的合成与变异,注重图像呈现的时间、
空间间隔,维持必要的分寸感,为求知预留足

够的间歇。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它还要求个

体在图像技术应用中保持节制,既迎接技术

变革,也对新技术保持警醒,既充分利用新技

术的实现能力,也关照新技术可能引发的技

术主 义、 技 术 崇 拜、 技 术 沉 迷 等 新 型 求 知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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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mage
 

and
 

its
 

inherent
 

cognitive
 

logic
 

become
 

the
 

ontological
 

elements
 

of
 

knowledge
 

education.
 

The
 

image
 

not
 

only
 

concerns
 

the
 

superficial
 

connection
 

between
 

“ seeing”
 

and
 

“ knowing”
 

in
 

the
 

general
 

sense,
 

but
 

also
 

concerns
 

the
 

multiple
 

logics
 

between
 

complex
 

metaphors
 

and
 

“ knowing” .
 

The
 

integration
 

of
 

visual
 

and
 

image
 

information
 

provides
 

individuals
 

with
 

more
 

abundant
 

cognition
 

of
 

the
 

real
 

world,
 

access
 

to
 

knowledge,
 

clarity
 

of
 

knowledge
 

identific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reshaping
 

knowledge
 

ethics
 

at
 

the
 

explicit
 

level.
 

It
 

reveals
 

to
 

the
 

individual
 

many
 

internal
 

connections
 

between
 

knowledge
 

and
 

meaning
 

at
 

the
 

implicit
 

level.
 

The
 

kernel,
 

ambiguity
 

and
 

dynamic
 

nature
 

of
 

image
 

metaphors
 

require
 

specific
 

knowledge
 

education
 

practices
 

to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value
 

guidance,
 

cognitive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shaping,
 

but
 

also
 

to
 

the
 

intention
 

of
 

visual
 

symbol
 

producers,
 

the
 

generation
 

of
 

subjectivity
 

in
 

visual
 

integration,
 

the
 

power
 

discipline
 

of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nd
 

the
 

distortion
 

of
 

individual
 

original
 

cognition.
 

For
 

individuals
 

seeking
 

knowledge,
 

they
 

need
 

to
 

keep
 

their
 

“vision”
 

clear,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underst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and
 

metaphor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reading,
 

aesthetics,
 

speculation
 

and
 

application,
 

get
 

rid
 

of
 

the
 

limitations
 

caused
 

by
 

many
 

image
 

analysis
 

patterns,
 

and
 

form
 

a
 

complete
 

intellectual
 

curiosity
 

to
 

seek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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